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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从小就听《二郎爷斩蟒》和《二郎爷赶山》的传说。在我的印象

中，似乎知道二郎神的故事比知道孙猴子的故事还要早一些。尤其是

在我的家乡西和县城北漾水东岸高高的悬崖上，有一道很深的裂缝，

大人们说那就是二郎爷斩蟒留下的刀印。而且西和南乡还有一个叫二

郎坝的地名。似乎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西和，因此听起来很亲切。《二

郎爷赶山》的故事，大意是说二郎神有赶山鞭，有一次要把一座山在

鸡叫以前赶到南面一个地方去，鸡一叫山就不能走了，因此，在鸡叫

的时候，二郎神用手一指，叫鸡变成石头，不能叫了。长大以后才知

道，甘肃、四川其他地方也有叫“二郎坝”、“二郎山”的地方，陇南

的成县就有一个“二郎坝”。而且，武都城西二十里有一个“鸡石坝”，

也说是二郎神赶山时怕鸡叫，让鸡化石而成的；文县有一个石鸡坝，

其得名之义也应与此有关。尤其是据南宋以后文献所载，那二郎神的

本庙在四川灌口（故一些笔记、小说中称为“灌口二郎神”）。于是，

感到民间传说无稽，不过是没有文化的人随口编造，指悬崖上裂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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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封神演义》中称杨二郎为“杨戬”，乃是因为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十三卷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说宋徽宗内宫韩夫人因养病暂在宦官杨戬府中，病好后到“二
郎神”庙烧香，庙官孙神通以妖法扮成二郎神模样夜夜翻墙到杨戬府中私通韩夫人，于
是传说中混淆身份、牵强附会而成。但也因为民间传说中二郎神姓杨，才会有此牵合。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又是由宋代洪迈《夷坚支志》乙卷五“杨戬馆客”条演变而来，
此不论）。但稍有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杨戬是北宋时代恶名昭著的宦官，以杨戬为杨二
郎实难置信，因而又生出二郎神即秦代治理了都江堰的李冰或李冰之子的说法，学者们
所引材料最早的有《太平御览》卷八八二引《风俗通义》佚文，其实是牵合“西门豹治
邺”的故事到李冰身上（《华阳国传》卷三载“冰凿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
神斗”，应为较原始的传说，然而与“二郎神”无关）。于是二郎神的主庙便立于灌口，
杨二郎便被称为“灌口二郎神”（见宋代曾敏行《独醒朵志》卷五）。然而李冰守蜀凿
离堆，辟沫水之害，见于《史记·河渠书》。李冰称“二郎”于史无据，因而又生出李冰
次子为二郎之说。清陈祥裔《蜀都碎事》卷一载蜀刺史李冰“见水为民患，乃作三石人
以镇江水，五石牛以压海根，十石犀以压海怪，遣子二郎董治其事”，故元至顺年间封
冰为圣德宽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封为英烈昭惠灵显仁佑王。而平武县玉虚观，有宋御
制封二郎神碑，今见存。其实二郎神被说为李冰之子甚迟，平武县宋封二郎神乃杨二
郎，与之无涉。又因 《成都记》中载有李冰入水戳蛟之说（见 《太平广记》卷二九一
引），后人又与同有着斩蛟传说的赵昱（见《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龙城录》）
牵连起来（《古今图书集成》卷三九引《常塾县志》），或入襄阳城北之水斩蛟的邓遐联
系起来（《古今图书集成》卷五引《浙江通志》）。但这都是传至江浙以后的变异，其说
不足为据，今人多絮叨比较以求谁为真正之二郎神，乃是缘木求鱼。又张政烺先生的
《封神演义漫谈》一文以为来自印度的毗沙门天王（也称北方天王，是个武神，手把着
宝塔） 的第二子独健，实在是求之过远，而且根据几乎没有；有之，则仅仅是排行为二
而已；以咬了兵器的金鼠与哮天犬相牵合，也过于牵强。

示其真。但是，后来见到李思纯先生的《灌口氐神考》，认为二郎神为

氐族的祖先神，一下让人茅塞顿开。二郎神姓杨，大部分地方称为

“杨二郎”。因为氐人在唐代以后大部分融合入汉族，一些融合入藏族，

其来历遂为人们所忘却，故人们对二郎神作了种种牵强附会的解说，

至今使一些学者费神。①氐人在陇南所建仇池国，根据四川大学李祖

桓先生《仇池国志》一书所说：“仇池政权（或国家） 存在了 333年

（自汉建安元年至梁承圣元年） 之久，比十六国中任何一个政权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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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比存在最长（有 77年） 的前凉张氏，还多了 256年。”①而仇池国

（包括后续的武兴国、阴平国） 即是杨氏氐人所建，则杨氏在氐人历史

上的地位于此可见。

氐族的神为三目神，我在《形天神话钩沉与研究》、《三目神与氐

族渊源》两文中已详细论证过。②“马王爷，三只眼”，是全国流行的

熟语；天上的四大灵官中，也只有马元帅是三只眼。古代三目神（所

谓有“天眼”的神） 主要分布于甘肃和四川、陕南一带，这些是白马

氐、氐杨活动的范围。这不正说明了三目神同氐杨的关系吗？

氐人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的发祥地在伏羲氏、炎帝族的活动地

域之内。七十三年以前，先父曾有《形天葬首仇池山说》一文，论及

伏羲氏、炎帝、形天的关系，引《帝王世纪》：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名曰女登，感神龙于华阳之常

羊，生神农烈山石室。

“常羊”即“仇池”，一音之转；“神农”这里指炎帝族。则炎帝族出

于伏羲氏。又引《路史后记》：

炎帝乃命形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

则形天氏属炎帝族，因而文中说：

炎帝化生，形天葬首，俱在仇池，则其族盘桓仇池之

迹可见。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云：

氐，言“抵冒”贪饕，至死好利，乐在山溪，本西南

夷之别种，号曰白马。孝武遣中郎将郭昌引兵征之，降服

① 李祖桓《仇池国志·前言》，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年 5月。
② 拙文《形天神话钩沉与研究》，刊《民间文学论坛》 1988年 5~6期，《三目神

与氐族渊源》，刊《文史知识》 1997年第 6期。

003



以为武都郡。①

西汉时武都郡治今西和县洛峪，即古之“骆谷”，其城址在今西和

仇池山东的养马城。据此，则汉武帝时代氐人即以仇池山一带为中心，

朝廷因而以其地为郡治。

《诗经·四牡》篇《毛传》：

白马黑鬣曰骆。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骆，马白色黑鬣尾也。

《经典释文·诗经· 》引《尔雅》同。看来陇南骆谷，自汉代以前即为

白马氐所居之地。

氐杨所建仇池国虽然后来政治中心有所转移，但总是以“仇池”

或“武都”为名，其君主或称“仇池公”，或称“仇池王”，或被封为

“武都王”，其实质都是指仇池山一带的那一片地方。由于战争的原因，

氐杨逐步南移，而“仇池”或“武都”、“武”的称呼不变。这同南北

朝时代“侨置”的制度有关：西晋灭亡，北部中国基本上为一些少数

民族政权所控制，晋士大夫南迁后，在南方侨设原来北方的郡名，表

面上的意思是用以体现收复北方之志，实际上为维持士大夫家族的郡

望观念。当然，以旧居之地名命新居之山水都邑，先秦时之楚人即如

此。②氐杨的做法却更为切实而具有纪念的意义：在后来定居的地方

堆起一座山来象征仇池，表现其不忘本源。四川平武白马人聚居的白

马乡火溪沟和羊洞河交汇处有一座并不高的“白马老爷山”，上面堆有

一些石头。平武白马人同甘肃文县铁楼乡的白马人都不信佛菩萨，而

① 《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引。
② 楚国发祥于丹阳（在丹水之阳），后迁至长江边上，仍名其地为丹阳。“郢”

也不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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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白马老爷、信山神。当地的传说是：山神白马老爷由甘肃文县向南

路过平武，见白马人正遭受恶魔风雪雷电的袭击，房屋倒塌，人畜死

伤严重，白马老爷与恶魔搏斗，直至天亮，使白马部落得免灭顶之灾。

但天亮之后，错过了神行走的时辰，因而化为一座山。这个传说同本

文开头所讲《二郎爷赶山》的传说应是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白马人

自己流传的反映出了民族迁徙中战争的经历，故事中用风雨雷的剧变

象征战斗之激烈，颇同于《山海经》所载《黄帝战蚩尤》的神话①，而

汉族中所流传则通过二郎神的神通表现了白马氐以仇池山为精神家园

的事实。共同的一点是：平武县白马人寨子的这座山是由北方经文县

来的。如追溯“白马老爷”这个神灵的源头，它其实就是仇池山的化

身。

平武县的这座“白马老爷山”，是仇池山的象征；白马人以之为神

而敬奉，反映了报本追远的群体记忆。白马老爷山为什么会选定在火

溪沟和羊洞河交汇处？因为仇池山是在西汉水与养马河（古骆谷水）

的交汇处。这其实就是仇池山地理环境的缩影。

这里要注意的是：“白马老爷”是经过文县到平武的。它反映了

氐杨由仇池向南迁徙的路线。

通过以上的论述，要说明的是：文县铁楼乡的白马人，为白马氐

的后裔。当然，我国的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会融入一些其他

民族的因素，无论是血缘的，还是文化的：今日的白马人，不是古代

的氐人，只是它的后裔。

文化本身是发展的、变化的，但发展变化之中，总有一些根本的、

不变的东西，它们体现着这个民族文化的特征与个性。而且，即使那

① 《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
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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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变的东西，也是该民族发展中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与外界影响而渐

变形成，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不是外加的，也不是被别的

民族的文化所覆盖而形成的。

所以，今天我们挖掘、研究铁楼乡、石鸡坝等白马人的民俗文化，

一方面是要揭示出它的独特性，另外，也借以揭示出隐藏在这种民俗

下面的被遗忘的历史：那深邃久远的过去。

我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在先父子贤公《形天葬首仇池山说》一

文所提观点的基础上，联系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陇南一带有关民间

传说、文化遗存，开始研究甘川之间上古有关神话传说同白马人的关

系，力求解决陇南、川北白马人和原在川藏之间的氐人的族源问题

（据清代驻藏大臣入藏日记，西康一带在清代尚有氐人聚居）。当时同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取得联系，与该所杨健吾同志多次通信。得知四川

省民委于 1978年和 1979年先后两次组织人员实地考察，召开了两次

学术讨论会，著名史学家徐中舒、缪 、赵卫邦、邓子琴等教授，四

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秀熟、白马藏族干部平武县委副书记牛瓦等

认为“白马藏人”是历史上古老氐族的后裔，藏族学者桑木旦认为是

藏族。也有个别学者主张是另一民族。1988年 4月杨健吾同志给我寄

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据两次讨论会论文编成的《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

论集》。

1986 年 11 月，四川省平武县成立了“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

会”，并举办了“首次白马人族属问题研讨会”。1988年 5月初我收到

该会赠寄的会刊和该会所编的《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此后三四年我

将主要精力放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也受到平武县有关机构的邀请，

希望去该县进行学术考察。1989年 10月中旬趁在江油参加第二次全

国赋学会议之机到平武，受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牛瓦、县委宣传部长

马华、县统战部长肖犹源等同志和县政协杜主任的热情接待，参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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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恩寺（文馆所设此）。文管所向远木所长又拿来《平武县志》，其卷

十三《舆地刊漏》有《宋制御封二郎神碑》一目，云“在玉虚观”，今

只存“御笔手诏”四字。肖犹源同志言：“广汉出土汉代墓中有曹

盖。”则可见白马人与广汉三星堆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大家知道，

白马人用的“曹盖”（一种木刻面具，平时挂在门楣正中，作“跳曹

盖”舞蹈时作为表演者的面具），其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三目”，只

是有的“天眼”被图案化。

文馆所所长向远木介绍了白马人的分布情况：

甘肃有文县的铁楼、石鸡坝和中寨等乡，四川有平武县的木皮、

木座、白马三个乡，以及南坪县的双河、罗依、马家、勿角、草地五

个乡。

10月 16日由向远木所长和 《四川日报》杨记者、 《绵阳日报》

赵记者陪同到白马藏区，在区委组织了座谈，然后到白马人寨子里，

参观了一些人家，找了一些老人个别交谈。向远木同志帮我照了一些

照片，其中包括白马人的服饰、居住的木屋、曹盖等。而最有意义的，

是以白马老爷山为背景，为我留了一个影。

本文的开头说到“二郎爷赶山”故事中“二郎”究竟姓什么，是

什么神，所赶的是什么山，为什么会形成“二郎爷赶山”这个故事，

目的是要说明四川平武、甘肃文县白马人同古代氐族的关系，揭示南

北朝以后氐人逐渐南迁的事实，也同时想说明：在甘、川汉族中流传

的一些传说故事，实际上也同白马人的祖先有关，只是这些故事随着

大部分氐人的被汉化，而融入一般的汉族故事中，人们难以识别而已。

但这也就可以使我们对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的视野放得开一些。

我以为“武”同形天氏（雕题人） “奇（ji） 股”的习俗有关，这

个问题我在《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氐族地望

及武都地名的由来》一文（《甘肃文史》第八期，1992年 5月） 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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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述。最早的武都是以仇池山、骆谷为中心的，后来郡治迁于下辨

（今成县西三十里），而骆谷改为武都道，三国时复为武都县，西晋后

废。东晋时甘肃镇原县有武都城①，北魏太延二年（436年） 又在虢县

治武都郡（陕西宝鸡县驻地虢镇）。原治下辨的武都郡在杨难当为刘宋

所灭之后，其地遂废，后魏徙置于仙陵（今陇南市武都区附近）。北魏

太平真君九年（448年） 改为石门县，西魏为武州治，隋大业初改武

州复置武都郡，治所在今陇南市武都区，其辖境相当于今武都区、文

县、康县等地。唐代或曰“武都郡”，或曰“武州”，都不离“武”字。

刘宋之时在四川绵竹县西北曾置武都郡，学者们只知是以秦流民置，

不知它正反映了氐人南移的实际，要不然何以不名曰“秦州”或“南

秦州”，而名之曰“武都”？

但无论怎样，仇池一带居民中已没有一点白马民俗的踪影，而四

川平武的白马人又是经文县南迁的，现在要研究白马人的民俗文化，

实际上也就只能追溯至甘肃文县的铁楼、石鸡坝等地。应该说，这里

是白马人民俗文化的博物馆。

研究一种民俗，尤其是罕见民俗的文化背景与其系统，对它的历

史、它所反映民俗的继承关系应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民俗文化本身

的调查与研究，则只能着眼于它存在的状况，力求存真、全面、完整，

然后由之推求其较原始的形态。历史的研究虽然民俗文化研究中释读

一些现象的依据，但就具体研究工作来说，二者又是两回事。这样，

对白马人民俗文化的研究，文县铁楼、石鸡坝两乡就是十分重要的基

地。

① 《晋书·苻登载记》：“东晋太元十三年（388年） 登率众下陇入朝那，姚苌据
武都相持。”《资治通鉴》卷一○七胡三省注：“此武都亦当在安定界。”《五代志》：
朝那县，西魏置安武郡。安武，汉旧县名；武都之名当是因安武而名。其实“安武”、
“武都”同“平武”、“武兴”一样，都是因氐人聚居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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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申报了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西部文化与氐族渊源”，

是西北师大第二个被立项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如前所说，1990年以

前我已做了一些工作，包括到四川平武考察，立项以后又进行了七年，

完成了 50多万字。1997年结项，结项中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高度评

价。但时间又过去了 12年，这部书还没有出版，原因是还想到一些地

方再做些实地考察，其中最重要的地方便是文县的铁楼与石鸡坝。

1993年甘肃省八届人大代表大会上看到头上戴着白毡帽、上面插有白

翎子的班慧婷，就感到特别亲切。后来在九届人大代表又常常见到杨

花，十届人大代表会上又见到班凤娥，就常常想到去铁楼、石鸡坝考

察。2009年 2月首届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保护研讨会在文县召开，正

是一个好机会，遗憾的是我因在外地，未能参加这次盛会。会后见到

政协陇南市民族宗教和社会联谊委员会主任邱雷生同志、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副主任田佐同志，知道会议开得十分成功。后来又看了一些会

议论文，觉得这次会议确实提出了一些有分量的论文。有的探索白马

人的历史，有的讨论白马人的民俗文化，有的对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有的对将来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设想，都很有见

地。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市上领导十分重视。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昉参

与其事，市政协邱正保主席从宏观上提出总的目标与设想，会议准备

工作都做得好，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如前所说，甘肃文县铁楼、石鸡坝等乡的白马人，更接近于白马

人自古居住的中心地区，居于四川平武白马人集体记忆中迁徙的路上。

因为每一个民族在发展中都会受到新的环境的影响，文县铁楼、石鸡

坝的白马人是较早地在偏僻的山区定居下来的，应该说较多地保持着

一些原始的风俗。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保护、调查和进一步研

究文县铁楼、石鸡坝等处的白马人风俗，都是有很大意义的。它将帮

助我们认识陇南古代波澜壮阔的历史、奇异瑰丽的文化，对于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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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有价值的。为此，我觉得应该

培养一些文化骨干，懂得一些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知

识，由他们来逐步开展工作，避免在调查中弄错了关系，或将个人的

不成熟的看法、意见加进去。我以为首先要作好保护和调查工作，收

集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研究工作。

从观念上来说，对一种民俗文化，首先是保护，但只有进行了科

学的调查，才能做到心中有数，知道应该保护什么，重点保护哪一些，

容易被忽略的是什么。调查既有抢救的性质，也有挖掘的性质。民俗

调查，一要采用严格的科学手段，二要具有学术的眼光，三要细心，

四要勤快。无论是服饰、生活用具、饮食，还是婚葬习俗、节庆、歌

舞、宗教仪式、亲友往来，还是语言、民间传说、故事、歌谣、成语、

熟语、谚语，还是相关文献、实物，都应原原本本加以记述，不能随

意选择，不能走样。各个村寨之间，几代人之间，有些习俗或者会有

差异，这既应追本溯源，记载较原始的形态，又要说明在一段时间或

一个地方同其他时期另一地方之间的差异，以便从中寻找其变化的规

律。

关于保护，想起来简单，但其中也有些理论问题，有些要坚守的

原则。保护民族风俗，一方面，要尽可能保持其原有的文化生态，保

留其特有的风俗；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提倡民俗文化的保护而影响

一个地方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的发展与改善。哪些是应

该保护的、应该维持的，哪些是可以变的，都应认真研究。在保留其

文化生态环境方面应将特殊的民族习俗同落后的生活方式加以区别，

要将民族信仰、宗教习俗同完全的迷信活动区别开来，这就不仅是

“度”的掌握问题，也有一个正确区分的问题。因为有些习俗作为微观

历史学的资料记录下来，保留相关的实物都是可以的，但要人们依然

保存在生活中，不但是不可行的，也是违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进

010



步的政策的。我们可以办民俗博物馆或民俗展览馆。民俗博物馆是凝

固了的民俗，它不会再变，而只显示着时间的坐标。办博物馆之类旨

在存真，只要不是妨害民族团结的，都无不可。

关于白马人独特民俗的研究，要揭示其同古代有关民族习俗的关

系，及发展中同相关民族习俗的关系，更要研究各种民俗同当地地理

状况、气候、出产及经济发展、宗教习俗的关系，揭示它形成与存在

的“合理性”、“必然性”。

我以为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可以考虑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问题，

包括有些生活用品，服饰的生产、出售，以及特殊的纪念品的生产与

出售。

至于对白马人历史的相关问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个研究既

是建立在以上前三点之上的，也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

政协陇南市委员会和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所编《陇南白马

人民俗文化研究》中既有调查报告，也有研究论文，也有宏观规划、

设想和建议，都表现出认真的态度和正确的学风，这是白马人民俗文

化保护研究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将来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市政协几位领导同志要我写序，写出以上一些看法，未必妥当，

请各同仁、朋友正之。

赵逵夫

2009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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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历史上，陇南市处于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骑猎文化的交错地

带，民族众多，各种文化碰撞和融合强烈，历史文化非常厚重，由此

形成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而聚居于陇南文县大山深处的白马人，有

着悠久的历史。它们虽然没有民族文字，但在漫长的经济、社会演进

中，其文化信息却代代口耳授受，薪火相传。

关于白马人的族源，专家、学者有多种论证，但多数倾向于氐人

说。氐民族源于古羌，而古羌又源于古戎，只是由于居住地地理环境

的不同，后来氐、羌别称，氐最终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

氐民族曾经是个相当强大的民族，建立过后秦、仇池等政权，在

我国历史上有很大影响。随着民族同化和历代中央王朝民族歧视政策

的实施等多重因素影响，氐民族的主流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消逝在

茫茫的历史长河中。但是，其后裔的一部分却在甘川两省交界的大山

深处艰难而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便是白马人。

白马人是在中国主流历史学上已消逝的氐文化的直接继承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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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文化灿烂辉煌、丰富动人，沧桑感异常强烈，是深藏于大山中的

一颗民俗文化活化石。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目前，白马

人民俗文化的传承却面临着“断层”的严重危机。

挖掘、保护、开发、利用白马人民俗文化资源，使之在得以继续

传承的同时，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是我们的迫切任务。2008 年以

来，市政协组织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民族宗教和社会联谊委员会

以及部分市政协委员，多次深入文县白马人村寨考察调研，采集到了

大量珍贵的民俗文化资料，并对白马人民俗文化的现状及其保护和利

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形成了初步的认识，撰写了较有说服力的调研报告。

这个报告，引起了陇南市委、市政府对保护和利用白马人民俗文化资

源的高度重视，也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且再一次唤醒了白

马人自身保护民俗文化的自觉。在此基础上，市上成立了白马人民俗

文化研究会，对白马人民俗文化资料的挖掘、整理作了大量基础性工

作。之后，由市政协和市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共同邀请有关专家、

学者和部分研究会会员参加，在文县举办了陇南市首届白马人民俗文

化研讨会，在理论上从各个角度对白马人民俗文化展开了研讨，形成

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这次研讨会

的召开，在总体上使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保护、利用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推进今后，我们以为有必要对前一阶段的

工作成果进行认真总结，于是便有了这本论文集。

由于资料的局限，更由于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没有更多、更好、更切合我们实际的现成经验可资借鉴，论文集所收

文章难免有失误或纰漏，但瑕不掩瑜，其成果的积极性和开拓性还是

值得肯定的，作者辛勤的劳动成果，必将在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

中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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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付梓之前，编辑请我写几句话，就以此文作为我的感受，

并以之鼓励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面世！

陇 南 市 人 民 政 府 市 长
郭玉虎

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2009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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